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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１８２３年１２月２２日，法国著名作家、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
（Ｊｅａｎ－Ｈｅｎｒｉ Ｆａｂｒｅ）诞生在一个叫做圣雷翁的小山村。 村民们
大多很穷，而法布尔一家连耕田放牧的土地都没有，日子就快过
不下去了。

法布尔小学没有读完，中学又不得不半途辍学，但他却依靠
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自学考取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毕业
后，他仍然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证书（高中毕业）、双学
士、博士学位。 虽然由于世俗的偏见，他最终没能登上大学的讲
台，成为梦想中的大学教授，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就像他的辉煌成
就一样发人深省。

法国南部的偏远乡村没给小法布尔带来什么物质上的享
受，却成全了他亲近自然的大好时机，因为孩子的心是最贴近大
自然的。 他能听见蟋蟀的琴声，看见矢车菊在跳舞，跟奶奶家的
大白鹅说上好几个钟头的话。家里人都以为他中邪了，用西方人
的话说，叫做“被谁下了咒语了” 。

放鸭小子法布尔的口袋里总是塞满了各种石头、贝壳、小虫
子。 爸爸生气地骂他：“叫你去放鸭子，你却捡些烂石头！ ” 妈妈
伤心地数落：“要是割些草来，起码还能喂兔子。 ”忙活了一天，
小法布尔的光脚丫子都磨出了水泡，回家后却还要挨骂，可他却
一点儿也不恼，仍然每天高高兴兴地赶着鸭子出去，因为大自然
里有无穷的奥秘在等着他。有了兴趣和爱好，别人眼里的苦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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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

变成了他童年的幸福， 而他对自然、 科学与事实真相的执著热
爱，或许就在这时埋下了种子。

法布尔的一生，也正是这样：清贫而快乐，勇敢而坚定。
十九岁那年， 小学数学老师法布尔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

一本昆虫学著作。这本书唤醒了他对大自然的美好回忆，也激起
了他内心的使命感，他也要为虫子写书，做一个为昆虫书写历史
的人。

在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里，他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内容翔实、观点独到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对
活态昆虫学、昆虫心理学的关注。要知道，在他之前，科学家们主
要是从解剖学和动物生理学的角度研究昆虫的。

法布尔的眼里只有科学的真理、事实的真相，没有绝对的权
威。在他的作品里，多的是对公认的“大师理论”的挑战和突破，
而不是因循守旧、人云亦云。 挑战，甚至不需要摆出什么特别的
架势，因为对他来说，“质疑”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或者可以
说是一名科学工作者的本分。

从１８５４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开始，法
布尔一生共写了二百二十多篇昆虫和生物学方面的文章。 而他
的动植物观察笔记，却远远早于这个时间，搜索的资料也远不止
发表的那些文章。正是有了这些深厚的积累，才有了他的不朽名
著《昆虫记》（直译为《昆虫学回忆录》）。

自从１８７９年《昆虫记》第一卷问世，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
部巨著不但没有随着现代科学的日新月异而被淘汰， 反而以它
最质朴的深刻和最真实的感动，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再
一次向我们证明，真实的是永远美丽的。

科学家们研究它， 因为这里有最彻底的探索精神和最确凿
的第一手资料；普通读者爱不释手，因为在这里，科学不再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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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星星那样可望而不可及。法布尔笔下的昆虫，不是解剖台上
冷冰冰的虫子尸体，人们可以欣赏它，就像欣赏一首诗或者一篇
散文，这是多么美妙的事！ 文学家们也为他的风采倾倒，他们将
《昆虫记》比作“昆虫的史诗” ，法布尔也被誉为“昆虫的荷
马” ，与古希腊的伟大诗人荷马相提并论。 虽然这部作品的体裁
是散文，却有着诗的气质。

１９１０年，《昆虫记》的最后一卷即第十卷问世。 正是在这一
年，法布尔的名字传遍了法国内外。八十七岁的法布尔发现自己
突然成了一位名人。他的作品开始热卖，一年的销量就达到了前
二十年的总和。 人们纷纷慕名来到他的“荒石园” ，他的塑像也
相继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广场、学校、博物馆……而此刻，老人在
干什么呢？他正艰难地趴在荒石园的某个角落，观察他的昆虫朋
友们，想为它们再写出第十一本传记，虽然他的腿有些僵硬、手
有些颤抖。

法布尔清贫一生，却从不缺少快乐。或许，就像他自己所说：
“一点小小的发现就是安慰，就是人类无可替代的财富。 ” 富人
不一定快乐，但他这个精神上的富翁却快乐无比。 读他的作品，
你会处处发现对于生命的最纯粹的喜悦， 即使只是一个小如蝼
蚁的生命。

由于《昆虫记》篇幅浩大，译成中文不少于二百万字，为了
不使有兴趣的朋友望而生畏、不敢开卷，现根据法布尔研究的侧
重方向和中国读者的熟悉程度，选译其中部分精彩章节，并将散
落于原著各卷的同一类昆虫或习性相近的昆虫编为一章， 以免
读者东翻西找之苦。其中第一至第四章译者向玲玲，第五至第十
一章译者张晓黎。 望这个译本能带您走进法布尔神奇的昆虫世
界，也算是尽一番绵力，抛砖引玉吧。

向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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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蜘蛛的故事

彩带园蛛的天罗地网

说起聪明人干的坏事，少不了捕鸟这个鬼把戏。 用一些线、
几个桩子和四根杆子， 在一片空地上一左一右地撑起两张土黄
色的网就够了。 捕鸟人躲在灌木丛中的小屋里，只等时机一到，
一拉手中的长线，两张网“刷” 的一声应声落下，就像百叶窗一
样将鸟儿关起来。

为了诱惑飞鸟，还得在空地上放些笼子，装上各种耳尖的小
鸟。这些鸟儿一听到远处有同类飞来，就会迫不及待地啾啾叫起
来，呼唤它们：“快来啊快来、等等我啊等等我！ ” 叫得最欢的桑
贝（Ｓａｍｂé，音译）鸟儿，总是又蹦又跳，扑棱着翅膀，好像自由得
很，谁知道它原来像个囚犯一样，被系在一根桩子上。它叫着、挣
扎着，终于筋疲力尽地趴下了，不愿再白费功夫。 可是捕鸟人总
有办法叫它不得安生，自己却不必走出小屋半步。他们只消用一
根长长的丝线拉一拉装在枢轴上的一个小吊杆， 就能让鸟儿飞
起来，再掉下去；拽一下，鸟儿就得飞一次。

一个暖洋洋的秋日上午，捕鸟人等啊等。 突然，笼子里一阵
骚动。 燕雀们高叫着：
“来了！ 来了！ 品克！ 品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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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

天空中隐约出现了什么东西。 是桑贝鸟！ 快，它们来了！ 这
些笨蛋，它们一头扑向布满陷阱的地面。埋伏在一旁的捕鸟人飞
快地一拉绳子，左右包围，一群鸟儿统统落网。

人类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兽性。 捕鸟人总是迫不及待地开始
宰杀。 他们用大拇指顶住猎物的心脏，将它们憋死，然后打开它
们的脑袋， 用绳穿着它们的鼻孔， 十二只一串地拿到市场上去
卖。 这些可怜的小小的鸟儿们啊！

论起这种邪门的狡猾劲，园蛛丝毫不比猎人们差。如果耐心
观察一下它巧夺天工的蜘蛛网， 你会发现它的聪明甚至超过了
人类。 为了吃几只没头苍蝇，它练就了多么娴熟完美的技艺啊！
世上再没有别的动物，把填饱肚皮这件事干得如此巧妙，如此地
富有灵感。 您如果读了下面对它的描述，再好好想一想，肯定也
会像我一样表示钦佩的。

论颜色，这种园蛛是南部蜘蛛中最漂亮的一种。在它胖乎乎
的肚皮上，隆起一个榛子大小的包，结结实实的，那是贮存蜘蛛
丝的仓库，上面一道黄、一道黑、一道银白，像系了条彩色的腰
带，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彩带园蛛。在彩带园蛛圆胖的肚
子周围伸出八条长长的腿，就像轮条从轮轴辐射开来，腿上一圈
圈的尽是些深深浅浅的棕色圆环。

彩带园蛛一点也不挑食。只要能找到一个落脚点支起网子，
它可以在任何有蝗虫跳跃、苍蝇盘旋、蜻蜓跳舞或蝴蝶飞过的地
方安家。 因为小溪边昆虫比较多，它通常喜欢牵着网跨过小溪，
在两岸的灯芯草丛之间结网。有时也会来到蚱蜢最爱的草坡上，
在常青灌木丛中轻轻松松地布一张网。

它的捕猎武器是一张巨大而垂直的网，边缘形状不一，因为
地形分布不一样， 但都靠几个系留点固定在邻近的枝桠上。 那
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搭建这座大厦的丝线是怎么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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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蜷缩在柏叶丛中，到了晚上８点左右，蜘蛛夫人开始
从隐居地出来，迈着庄严的步子向树梢踱去。在这个至高无上的
位置，它端坐着打量地形，寻思怎么铺设这张空中地图。 它得考
虑天气，夜里会不会下雨。突然，它的八只脚一齐张开，悬空掉下
来，挂在一根从它的纺器里拉出来的丝线上。就像搓绳工一边后
退一边把麻线从麻团里抽出来一样， 园蛛靠坠落的重力抽出自
己的丝。

它缓缓地拉长了这条活生生的铅锤线。我提着灯，清清楚楚
地照见了“铅锤” ，却不一定能照见丝。 这个时候，乍一看，就好
像这只大腹便便的蜘蛛凭空悬在了半空中，四手四脚地摊着，上
无着下没落的。

到了离地面两英寸的地方，它忽然停下来，纺轴也不转了。
只见它一个转身，抓住自己刚刚抽出来的丝，又原路往上爬，一
边爬一边继续纺织。但是这一次由于体重起不了作用，它得用别
的方法来抽丝： 两只后腿左右开弓， 飞快地从仓库里扯出一根
丝，然后立刻扔到一边。

终于回到了起点，大约六英尺左右远的树梢。这时它已拥有
一根双股线，两股丝线弯成一圈，松松垮垮地漂浮在空气中。 它
找个舒服的地儿，把自己身上的线头固定起来，然后开始坐等线

园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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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

圈的另一头被风吹起来挂到附近的枝杈上。
左等右等，不见动静，它还没有失去耐心，我这个看客却有

些不耐烦了，便给它帮了个小忙。 我用麦秸挑起飘浮的线圈，把
它放到一根高度适中的细枝上。由我搭起的这座步行桥，看来还
合园蛛的心意。当它感到丝线已经固定好了，便开始沿着这条丝
缆来回不停地跑，每跑一趟便添上一股线。 其实，有没有我出手
相助，它最终都会完成这条“空中索道”———蜘蛛网框架的最重
要一环。 我叫它索道，是因为它的结构，虽然这条缆绳实在细得
不能再细。乍一看，它像根单线；但定睛一瞧，就会发现它两端的
线头如开花似的分出无数枝，来回多少次，便有多少个分叉。这
一股股分叉的丝，粘在几个不同的点上，使两端更加牢不可破。

这条丝缆比这项工程的其他部分都结实得多， 能用很长时
间。 经过一夜的狩猎行动，蜘蛛网一般都会被破坏，变得破破烂
烂，第二天黄昏来临时又得重织。 园蛛将旧网的残骸打扫干净，该
扔的全扔掉，只留下这条缆绳，用来在老地方挂起一张新织的网。

千方百计地搭好这条缆绳，蜘蛛便拥有了一座丝桥，可以让
它自由地穿行于两岸叶的海洋中。 每次它从丝桥上往下滑一小
段时，都会选个不同的落脚点，然后再沿着刚抽出的丝往回爬。
就这样，丝缆的前后左右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斜线，将它和枝桠连
成一体，然后用它们撑起另外一些不同方向的斜线。等这些交叉
线多到够用时，园蛛就不用再靠下坠来抽丝了；它从这条网线爬到
那条网线，沿途不忘用后脚把肚子里的丝拉出来。 这样就产生了一
系列直线的组合，横七竖八的，除了都保持在一个差不多垂直的平
面上以外，没什么别的规律。 这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多边形，而即
将在它里面编织的蛛网，却是一个整齐精致得令人赞叹的杰作。

从蛛网的中心往下直至网的边缘，有一条大大的Ｚ字形不透
明的丝带。这是园蛛的商标，就像一位艺术家在一件作品上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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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地签上自己的首字母缩写。“某某画（作）” ，它在这件工艺
品上最后一次穿梭时，像这样说着。

黏网捕虫，百发百中

园蛛的螺旋丝网中有着各种巧妙得令人害怕的机关。 用肉
眼就能看出，织网的丝跟搭框架的丝不一样。它们在阳光下闪闪
发光，好像打着结，宛如一串小珠子。 用放大镜在这张网上直接
观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哪怕是极轻微的呼吸，也会让它颤动不
已。 于是我将一片玻璃伸到蛛网下面，将它托起来，再取下几小
块用于研究，其余的丝仍然平行地粘在玻璃上。 现在，放大镜和
显微镜可以派上用场了。

镜中显示的情景令人目瞪口呆。 那些本已微小得若隐若现
的蛛丝，竟是由两股线绞合而成的，有些像军官剑柄上金色的流
苏，而且还是些空心线，极细小的管子里装满了阿拉伯树胶溶液
那样的黏液。我能看见一股透明的液体从丝管裂口流出来。放在

会织字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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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

显微镜载物台上用薄玻片压住，螺旋线便会伸长，变成一条皱巴
巴的丝带，一道深色的条纹贯穿其中，是储液的空腔。

黏液一定是从管壁缓缓渗出，流到螺旋卷表面，使整张网变
得黏黏的。 事实上，蜘蛛网的确黏得惊人。 我用一根细稻草碰一
下蛛丝，不管动作多么轻巧，稻草都会立刻被粘住。 当我拈起稻
草时，蜘蛛丝也被拉了起来，伸长到原来的两到三倍，就像橡胶
丝一样。最后由于绷得太紧了，丝脱落下来，但没有断裂，而是恢
复了原状。 螺旋卷松开，丝就伸长；卷起来，丝就缩短。 当内部的
黏液渗到表面，丝就变得像釉一样亮晶晶，胶一样黏乎乎了。 这
就是蛛网的原理。

一句话，蛛网的螺旋丝是我们见过的最精巧的毛细管。螺旋
形的蛛丝富有弹性，能由着猎物挣扎而不被扯断。 而且，当暴露
在空气中的蛛丝渐渐失去黏性时， 丝管里储存的黏液就会源源
不断地渗到表面来，使它恢复黏性。 真是太奇妙了！

园蛛不靠跳来跳去地捕捉食物，而是靠有黏性的捕虫网。这

蜘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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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什么网啊！什么东西碰上都逃不掉，甚至连轻拂而过的蒲公
英的绒毛也不例外。 可是园蛛整天跟它打交道，却不会被粘住。
为什么？这是因为园蛛已经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块自留地，就在
这个陷阱的中央，那儿的地板上可没有那种黏黏的螺旋丝。用稻
草试一试，我发现在较大的蛛网中有一块巴掌大小的地方，是由
中性丝织成，并无黏性。

园蛛就这样几天几夜地守在“中军帐” 中，哪儿也不去，专
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无论它怎么贴近这块网子，呆多久，都不会
有被粘住的危险，因为这部分的材料没有黏性，结构也不是管状
螺旋形，而是像蛛网框架一样，由一种平直坚韧的丝线构成。

可是，猎物有时候是在网的边缘上被粘住的，蜘蛛得立刻飞
奔过去，把它绑起来，不让它挣扎逃脱，这时就必须从黏性网上
经过。 可我发现这也难不倒它，它不费吹灰之力地举手抬脚，一
点也不会粘住网。

小时候， 一到星期四， 我们一帮人就会去大麻田里抓金翅
雀。 我们先在手指上擦点油，再往树枝上涂胶水，免得手被粘住
了。 难道园蛛也知道润滑油的奥秘吗？

我用油纸抹了抹稻草，再用它去试探蛛网上的螺旋丝时，果
然不粘了。谜底揭开了。我又拔下一只活蜘蛛的脚，去碰黏性丝，
就像在中性丝上一样一点也不黏。 想想园蛛平日里来去自如的
样子，我们早该料到了。

但是下一个实验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我把蜘蛛脚放在二硫
化碳（脂类的最佳溶剂）中浸泡了一刻钟，然后用一支蘸着这种
溶液的刷子仔细刷洗它。洗完后再试，它就像没擦过油的稻草或
别的东西一样，一下就被黏丝牢牢吸住了。

我本来就认为是某种油性物质使园蛛免于被粘， 只是不知
道这种猜测对不对。这下好了，用二硫化碳做的试验证实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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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

猜想。 更何况，这样的油脂分泌物在动物体内十分常见，我们没
有理由不相信蜘蛛也有这样的功能， 譬如仅仅因为出汗也会在
它身上轻轻涂上这样的油脂。 我们当年在摆弄用来粘金翅雀的
树枝前，还得先在手指上擦点儿油，更何况园蛛要想大着胆子在
黏网上走来走去，当然得用一种特别的汗液使自己变得更光滑。

不过，在黏丝上呆得太久也不合适。 接触时间长了，多少会
变得有些黏滞和行动不便，而蜘蛛必须保持它快如闪电的身手，
才能在猎物挣脱之前冲过去。 所以它用来等待猎物而且一等就
是几天的地方是绝对没有黏丝的。

只有在这个休息区时，园蛛才会一动不动地呆着，伸开八只
脚，蛛网一有动静，哪怕是最不易察觉的轻微的颤动，它都会立
刻知道。 它还在这儿就餐，如果抓到一只肥美的猎物，往往要吃
很长时间。 它先将猎物捆好，轻轻咬一咬，然后再用一根丝将它
拉过来，悠闲地趴在一张不黏的垫子上享受美食。这个不黏的中
心区，是园蛛特地为自己设计的哨所和餐厅。

由于这种黏液的量太少，很难对它的化学性质进行研究。显
微镜显示，从丝的断面流出一股透明的液体，多少有点颗粒状。
接下来的实验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种液体的故事。

用玻璃片穿过蛛网，我采集了一些蛛丝，平行地粘在玻璃片
上。然后用一个钟形的罩子罩住玻璃片，浸入水中。很快，被水渗
透的蛛丝开始在表面形成一层水膜， 水膜不断膨胀， 开始往外
流。 这时的蛛丝不再卷曲，丝管里出现了一些半透明的小珠子，
或者说是一串极细小的液体颗粒。 二十四小时后，黏液流尽了，
蛛丝变成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细线。在玻璃片上滴一滴水，就可以
得到一种黏性溶液，跟阿拉伯树胶溶液差不多。 结果很明显：园
蛛的黏胶是一种容易受潮的物质，在湿度很高的环境里，它吸水
溶解，黏液就通过丝管壁渗出来。

8



上述结果揭示了蛛网的某些工作原理。离天亮还很早，园蛛
就开始辛勤地编织了。 要是起雾，它们有时也会留下一些“尾
巴”工程。 它们会先搭出总体框架，装上辐条，甚至盘好螺旋辅
助丝，因为这些部分不会受潮。第二天，若是天公作美，它们就会
重新开工，完成剩下的工作。

黏丝太容易吸水受潮， 这是它的缺点， 但也带来了一些好
处，算是补偿。 白天捕食时，园蛛喜欢出没于蟋蟀的乐园———暴
晒在阳光下的草地。如果不是黏丝的成分特殊，恐怕早就被三伏
天的太阳烤干，变成皱巴巴、硬邦邦的东西，彻底报废了。可事实
正好相反。在滚滚的热浪中，黏丝始终那么柔软，富有弹性，而且
黏性越来越强。

怎么会这样呢？秘诀就是它极强的吸水性。空气中总会有湿
气，湿气会慢慢渗入黏丝，丝管中的黏胶稀释到一定程度时，就
会渗出来，补充正在下降的黏度。 在调制黏剂方面，哪个捕鸟人
敢跟园蛛一比高下呢？ 为捉只小蛾子，它可真是费尽心机了！

但愿能有个解剖学家向我们解释这出色的拉丝厂是怎么工
作的。 他装备精良， 不必像我这样靠一双疲惫的眼睛来找寻答
案。 蛛丝这么滑溜，怎么还能卷成黏丝那样的毛细管状？ 丝管怎
么会紧紧卷曲，而且充满了黏液？ 这同一家作坊里出来的，怎么
既有黏丝，又有用来加工框架、辐条的普通丝，还有系在它肚皮
外面的彩带？有多少产品从这个奇怪的工厂里出来啊，蜘蛛的大
肚子！我看见了产品，却弄不明白产品是怎么从这台机器里生产
出来的。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善于用解剖刀切片的专家
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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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

蜘蛛织网

园蛛狩猎记

黏网上的园蛛，真是耐心的典范。它低着头，大张着八只脚，
占住网的中心，这儿是个接收点，各种信号从辐射丝上传来。 无
论前后左右什么方向，只要一有颤动，园蛛就会接收到信号：猎
物落网了！ 甚至看也不用看，它立刻飞奔过去。

除此之外，园蛛总是一动不动，有人简直会怀疑这个小家伙
是不是观察得太入神，被催眠了。 它最多是在有可疑物出现时，

摇一摇自己的网子。 那是它吓唬入
侵者的办法。 想要见识一下这种奇
特的警告方式的话， 只要用一截稻
草逗一逗它就行了。 我们荡秋千的
时候，总得有个推力什么的，否则就
飞不起来。可是被人吓一跳的蜘蛛，
有更高明的招术来吓唬人。 它不用
别人推，网子就像秋千一样晃起来。
这小东西身子没有移动， 也没见它

用力，可是整张网却颤动起来了。 真是风波平地起！
风波平息后，它又摆出沉思的姿势，冥思苦想那个严峻的

生存问题：“今天我能弄到点儿吃的吗？ ”
某些动物就没有这样的忧虑，上天对它们格外优待，给它们

丰富的食物，让它们可以坐享其成。 比方说用作钓饵的蛆吧，它
在腐烂的蝮蛇身上，就像在现成的肉汤里一样，游来游去，快活
得很。而别的物种———通常都是最有才华的那些，却受到命运的

10



奇怪的捉弄———只能靠技艺和耐心挣口饭吃。
哦，你就是其中一员，我的勤劳的园蛛！为了一顿晚餐，你付

出了宝贵的耐心和每晚的时间，却还经常饿肚子。我和你同病相
怜啊。 像你一样，我也要为每天的面包发愁，也在坚持不懈地编
织着一张网，一张捕捉思想的网，思想这东西来无影去无踪，比
你的蛾子更难捉摸。但是我们不要灰心。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不
在现在，更不在过去，而在于未来，未来是希望的领域。让我们一
起等待吧。

整整一天，天空灰蒙蒙的一片，好像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可我这位对天气变化特别敏感的邻居，却从柏树叶中钻出来，按
时缝补起它的网来， 一点也不害怕就要落下来的倾盆大雨。 结
果，还是它的预感灵：一夜无雨。闷热的云层裂开一条缝，月亮悄
悄凑近来，透过云缝好奇地往外张望。 我也提灯张望。 一阵北风
吹散了满天乌云，顿时晴空万里，大地一片宁静。 飞蛾开始它的
夜间旅行了。 干得好！ 逮住了一只，最大最肥的一只。 园蛛今晚
可以饱餐一顿了。

光影摇曳，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没办法看清楚。 最好还是
去找那些从来不离开蛛网、经常在白天捕食的园蛛吧，比如住在
园子里迷迭香丛中的彩带园蛛和丝园蛛， 它们会在光天化日之
下， 把这场悲剧里最不为人知的细节都一五一十地演示给我
们看。

我亲自把一个受害者放到黏网上。 它的六只脚立刻被牢牢
粘住。要是想抬起一只脚尖从网上缩回来，黏丝就会阴魂不散地
跟来，螺旋卷拉长一点，任凭这个俘虏垂死挣扎，既不松开也不
会断裂。 即使它拔出了一只脚，也只会使别的脚被缠得更紧，而
这只脚很快又会被粘住。 它无路可逃，除非猛一用力，将陷阱撕
开一个口子，而这是不太可能的，即使那些身强力壮的昆虫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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